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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林学家芬次尔是民国时期来华工作的著名外国专家之一。他先后在国立中山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任教，参与了这两所大学林场的创建，同时也为粤陕等省的林业建设以及水土保持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
足迹遍及粤、琼、浙、陕、甘、青、宁、川等省，在人工育苗、造林、保护天然林、林业行政组织、林业法规、水土保持等方
面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将德国的林业科学带入了中国。芬次尔一生热爱中国，为中国的林业发展殚精竭虑，并最终
长眠在了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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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raphical Sketch of German Forester Fenze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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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CAS，Beijing，100190，P． Ｒ． China)
Abstract: Fenzel，a German forester，is one of the famous foreign experts who has worked in Ｒepublic
of China． In the spring of 1927，he was invited to teach in the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by Tai Chi-tao，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Besides teaching，he was also in charge of
forest planting in Baiyun Mountain and constructed the first model forestry center there． Due to his
achievement in foresting planting，he was appointed a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Forestry Service
Depart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He investigated natural forests and drew up forest laws for
Guangdong． He went back to Germany in 1930． Then，in 1932，he came to China for the second time
and taught at Northwest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Academy． He took part in the foundation of forestry
centers there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forestry，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He
also framed forestation plans for some provinces in northwest China． His footprints were left in many
provinces，such as Guangdong，Zhejiang，Shaanxi，Gansu，Ningxia，Qinghai and Sichuan． He passed
away in Shaanxi and was buried in Lianhu Park of Xi’An． Based on some works of Fenzel and previous
research about him，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him to commemorate the great for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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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次尔(Gottlieb Fenzel，1896-10-13—1936-08-
14)，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人，毕业于慕尼黑大
学。他于 1927 年和 1933 年先后两度来华，分别在
国立中山大学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教，并曾任民
国广东省政府顾问、林务局副局长，陕西省政府顾
问、林务局副局长等职，帮助粤陕两省谋划林业发展
大计，亦曾为其他省区规划林业发展蓝图，足迹遍至
粤、琼、浙、陕、甘、宁、青、川等省区。芬氏前后在华
八年多，为中国的林业发展殚精竭虑，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并最终长眠在了三秦大地。本文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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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氏一系列著述及部分政府文件等资料的梳理，勾
勒出其在华期间的事迹。
一、初次来华
芬次尔之所以来到中国，和时任中山大学(以
下简称“中大”)校长戴季陶(1891—1949)及朱家骅
(1892—1963)有直接关系。这二人在长中大期间，
聘请了多位德籍教授，芬氏即为其中一位。朱家骅
因此还曾受到校内外的压力，被指“对德国教授和
器材有偏爱徇私之嫌”［1］。
从 1927 年来到中大开始，芬氏在广东省共五年
多，主要的工作有 3 方面。首先是作为中大农科森
林系教授，培养林学方面的人才。在此期间，他发现
白云山有 18 000 亩土地，牛山濯濯，荒弃不垦，甚为
可惜。后由朱家骅与广东省政府交涉，同意委托中
大经营，由芬氏负责播种造林，计播下 1 000 斤松树
种子，面积有八九千亩［1］。这就是著名的白云山第
一模范林场。
1928 年，广东省林务局成立。由于芬氏在德国
办理森林行政多年，对森林行政极有经验，因此广东
省政府任命他为林务局副局长［2］。此后，他一面从
事森林系教学并主持白云山模范林场林木育苗、栽
培试验工作，一面协助省府筹划发展林业，相继开辟
了东江、西江、北江及南路各处林场和生产苗圃，为
当地林业的开发和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根
据当时的统计，从 1929 年春开始，到 1935 年 4 月
止，第一模范林场所有林区造林完成后，林木总计
259. 227 6 万株，以马尾松为最多［4］。林场在短时间
内，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与芬氏从一开始的合理规划
密不可分。
芬氏于造林之外，对天然林的调查和保护也非
常重视。他曾数次去北江流域，深入赣粤毗连的天
然林区考察，并将其考察的结果写成《自然环境与
林业之关系足以影响于广东农村经济论》一文［5］。
此外，芬氏还写有《中国森林问题》《广东省残余天
然林之保护及始兴南部之天然林》《广东造林工作
及苗圃设施之实际方法》《广东经济发展上造林问
题之重要》《广东雨量季节之分布与森林类别及造
林可能之关系》等，并在参照德国各州及欧洲各国
森林法的基础上，起草了《广东省暂行森林法规草
案》。有人评价芬氏的工作是“植粤省林政之
基”［6］，是比较中肯的。除在广东进行森林植物考
察外，芬氏还于 1929 年利用暑假去海南岛做地质和
地理调查［7］，于 1932 年回国后将调查成果写成论
文，并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8］。
1929 年，察哈尔省政府咨请广东省政府选集该
省树种，用于察哈尔省种植之用。芬氏考虑到两省
气候差别太大，粤省树种无法在察哈尔省种植，因此
草拟了《察哈尔造林计划纲要》作为答复。他首先
就影响树木地理分布的两大要素，即温度与雨量进
行了说明。关于树种，他建议察省应视满洲里、西伯
利亚及蒙古植物天然分布的情况来确定，并列举了
11 种植物作为实例。值得注意的是，芬氏在该纲要
末尾还对保护东北的天然林提出了建议，他认为这
比察哈尔省的造林更重要。“现时中日俄三国人民
任意斫伐，此不徒对于天然财富，不知整理之法，抑
亦致水旱灾害只由也。观乎中国本部之灾害，即可
知矣。”芬氏认为要对东北天然林实施保护，调查考
察是第一步，如果自己有机会，一定去实地考察
一下［9］。
1930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3 日，芬氏在浙江省杭
州西部山区调查森林，并写有《杭州西部山区天然
植物之情形及该区造林之可能性》［10］。他建议在长
兴县境内设立林场，建造太湖公园，绿化京杭国
道［11］。但不久传来了其父逝世的噩耗，遂回国
奔丧［3］。
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芬氏在华工作期间，需要
有助手。在中大时，他最得力的助手是齐敬鑫
(1900—1973)和袁义生(1904—1971)。齐敬鑫毕
业于金陵大学森林系，后任中大森林系助教，专门协
助芬次尔的工作，芬氏在华的绝大部分著述都是由
齐敬鑫翻译成中文的。芬氏很赏识齐敬鑫，特意向
朱家骅推介，要求给予深造的机会。后来，齐敬鑫由
中大保送去德国留学，在慕尼黑大学林学院专研林
业。这期间，芬氏已返回德国，并帮助齐敬鑫完成了
他的学业［12］。袁义生于 1929 年 2 月到中大农学院
当助教，在白云山模范林场担任技士，协助芬次尔和
阿善乐(Eschenlor)搞育苗、引种、造林等技术工
作［13］。这两人后来都去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再次
协助亦去该校任教的芬次尔进行森林考察和林场建
设。芬氏最后的结局与齐敬鑫有相当大的关系，此
事后文再行论说。
二、扎根西北
1932 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戴季陶等倡议筹
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选定陕西武功张家岗为校址。
1933 年，他们通过朱家骅聘请芬次尔第二次来华，
担任该校森林组教授兼林场主任。他的科教活动很
快被德国法西斯的鹰犬侦知，德国政府多次命令大
使馆官员将他引渡回国。芬次尔临危不惧，果断地
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他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经
辛树帜、齐敬鑫等人的帮助，他很快加入了中国国
31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3 卷
籍，并通过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
戴季陶、教育部长王世杰等照会德国大使馆，说明芬
次尔已加入中国国籍系中国公民，不同意引渡，从而
保护他免遭杀害［3］。
芬氏在陕期间，经过实地调查，选定张家岗的三
道塬渭河滩地、眉县齐家寨金锁沟、咸阳周陵设立林
场和苗圃，因为这 3 个地方正好代表了渭河滩地、秦
岭北坡以及黄土塬地 3 种类型的地貌。此时，齐敬
鑫从德国学成回国，任农林专科学校森林组主任兼
教授，同时协助芬次尔的工作［12］。
在建设林场过程中，芬氏认识了当时在黄河水
利委员会林垦组担任技佐的白荫元(1905—1969)。
1934 年，白荫元奉当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仪祉
先生的派遣，赴陕调查渭河两岸农林植物，在秦岭太
白山眉县金锁沟林场遇到了芬次尔。两人一见如
故，白荫元还帮助芬氏鉴定了一些植物标本。不久，
芬氏邀请白荫元来陕担任农林专科学校森林组讲
师，并兼任陕西省林务局植物技师。此后白荫元也
成为芬氏的助手，并深得芬氏厚爱。后经芬氏的推
荐，于 1936 年春被陕西省政府派往德国深造
林学［14］。
关于渭河沿岸的树木栽植问题，芬氏认为沿渭
泛滥区域及低冲积滩地是一向被国家遗弃的财源。
他假设在渭河滩上造 200 m2 杨柳林，8 年后，每年可
产木材 15 万 m3，价值约在 100 万元以上，而每年所
需投资为 15 万—20 万元，8 年总共不过 120 万—
160 万。这样有利的投资，是不多见的，而且对于治
河的意义也是不可估量的。而要保证这样的造林不
遭意外破坏，要视政治是否安定。鉴于此，他建议中
国西北如果真地要从事造林，就必须要设立造林局，
经办业务。这样不但会成为中国治河史上一大转
机，而且也为一向被遗弃的土地开辟了利用的途径，
进而为中国增加了土壤利用的新办法，何乐而不为
呢?他寄望于中国当局能够有所作为［15］。
这一建议得到了时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支
持，遂于 1935 年 1 月成立了陕西省林务局，由芬氏
任副局长，主持实际业务。局长以下分设技术科、总
务科及秘书室。其中，技术科由芬氏兼任，直接领导
各林场的业务。秘书室专门翻译芬氏所拟的计划和
视察报告，以及办理上呈省政府和下达各林场的指
示等公文，秘书主任由齐敬鑫担任。事实上，芬氏在
华期间，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由齐敬鑫翻译成中文
发表的。为了配合水利局防治渭河水患，芬氏拟
定了渭河流域造林计划。按计划设立眉县、槐牙、
西楼观、咸阳、草滩及平民 6 个林场，都设立苗圃，
大量培育树苗，以备沿渭河滩地植树造林，逐步使
各场地段的渭河滩所栽树木互相衔接起来，形成
沿河林带［12］。
1935 年 5 月，芬氏接受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邀
请，调查甘省森林并进行林业规划，白荫元同行，担
任芬氏的个人翻译，并负责植物技术工作等事务。
他们由西安出发，经陇县过关山抵天水，取道甘谷、
通渭、定西至兰州，在兰垣附近马衔山、兴隆山一带
视察，并拟定了陇东及甘肃中部初步的造林计划;然
后由兰州赴宁夏视察贺兰山及黄河沿岸地形，拟就
宁夏造林计划;又经西宁到乐都、大通，取道贵德、夏
河、临潭、卓尼、岷县、武都等地，经天水由宝鸡返回
西安［16］。这次考察持续 4 个月多，戴季陶从德国驻
华大使那里知道这件事后，称赞芬氏“勇往忠诚，至
可钦也，祈为慰之”［17］。
返陕后，芬氏就调查所见各省的森林分布以及
将来的造林区域作了详细的说明，青海省还计划派
员来陕学习造林方法［18］。芬氏则开始草拟西北造
林计划，他所说的西北包括陕、甘、宁、青及四川西康
北部，并分述了西北造林的自然基础、滥伐的原因及
造林的需要、五种造林方法、政府在造林中的角色、
西北林务局的五年计划、西北林务局的组织法等内
容［19］。可以看出，这是一项庞大的计划，不仅需要
西北各省区政府的支持和合作，还需要国民政府的
统一规划。于是，当年冬天，芬氏由陕入川，取道江
汉到达南京，亲自向中枢建议筹设西北林务总
局［6］。但他的建议并未得到采纳。
在陕期间，芬氏还著有《陕西省林业组织及林
业发展之十年计划》《甘肃造林之可能》《建设陕西
渭河以南道路建议》《西北农林研究所暨西北农林
专科学校计划书》《甘宁青三省林业之概况及其改
进之刍议》等。
三、长眠三秦
芬次尔从南京返回陕西后，因与齐敬鑫发生矛
盾，齐辞去了林务局秘书长的职务。芬次尔再三挽
留，齐还是坚决不干，回农林专校去了。这对芬氏是
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他撰写的计划、报告、论文等
都需经过齐敬鑫翻译成中文，而且在中大时齐就是
芬氏的助手，对他的工作帮助很大。齐敬鑫的辞职，
显然给芬氏的工作带来很大障碍。恰在此时，芬次
尔在农林专校的三年聘约将满，由于人事的变动，学
校那边在是否继续聘请芬次尔上发生分歧，这对芬
次尔也是一个打击。因为他本人非常想继续留在中
国，筹划西北五省的农林工作。这两件事对他的刺
激非常大，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尽管邵力子表示
请他继续主持林务局的工作，但未减轻他在精神上
41
第 3 期 刘 亮:德国林学家芬次尔在华事略
的压力和痛苦，遂于 1936 年 8 月 13 日入住广仁医
院治疗，由于收效不大，邵力子准备送他到青岛去修
养，但他却于 8 月 14 日凌晨，在医院以剃刀自杀而
死，时年 40 岁［12］。1936 年 8 月 15 日，陕西省各界
在西安市卧龙寺公祭芬次尔博士，仪式十分隆重。
芬次尔一生未婚，死后经中国方面征得其远在德国
的家属同意，葬在西安市莲湖公园内。国民政府监
察院第 286 次会议决议，给芬次尔家属抚恤金 3 000
元，并由陕西省政府立碑褒扬［20］。
关于芬次尔的死，有多种说法。据白荫元的回
忆，主要是由于上述两件事情对芬氏的刺激太大所
致［11］。有一种说法是说他积劳成疾后仍抱病工作，
遂得失眠之症，后神经错乱，自杀而死。这种说法是
当时官方给出的，得到了更多人的接受。但有人认
为是官场尔虞我诈导致了芬次尔最后的自杀。因为
他由南京返陕后，无论是农林专校林场主任一职还
是省林务局副局长一职都不能继续担任。尤其是要
离开他一手经营起来的林场，令他无法接受，并且感
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以至悲剧的发生［3］。邵力子
也曾说芬次尔“病中犹悉心筹划扩充二十五年森林
计划……常自虑职责未尽”［6］。
四、学术贡献
芬氏在华期间，在多地开展了天然林调查、人工
林培植工作，并为多省制定了造林计划等。他的工
作态度极为严谨，凡事必须以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研
究为基础，再行制定相关计划。他在回复察哈尔省
阳原县建设局向广东省征集种籽时说，两省自然环
境差异太大，广东省原产树木以及在广东省栽培有
效的外来树木，均无法在察省种植。他以广东、河
北、东北 3 地的气象记录为依据，从温度和降水两方
面解释察哈尔省和广东省的自然环境差异，并说这
些“大半根据于各种记载，因次尔对于该省，未曾加
以实际考察，然凡此诸端皆为实际工作可靠之资
料”［9］。其态度之严谨，可见一斑。而他为广东、西
北等省区制定的造林计划，无一不是在充分调查了
当地的气候、地形与地质条件、土地利用方式与天然
林残存状况后，仔细谋划的。
芬氏的大量著述都充分显示出他的主导思想，
即一切工作都必须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有
针对性地展开。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山地多、
荒地多、缺乏林木而又发展单一种植经济的基本国
情，认为造林不但可以充分利用不宜发展种植业的
大量土地，获得经济收益，同时也有助于治河、减少
水旱灾害等。他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他将德国以及欧洲各国的林业科技传播
到中国。这一点在他为广东省制定的森林法草案中
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该法规“大半根据德国各邦
之森林法……此外欧洲各国之森林法，其与中国情
形有关者，悉采用之，如:强制造林之条例，则出自葡
萄牙、西班牙以及意大利诸国”［21］。而制定该法规
的目的是“欲集世界各国森林法之精义，以供当局
之参考”。事实上，芬氏的具体工作，无一不是其在
德国所学林业科技在中国的应用。因此，无论是白
云山模范林场的营造还是关中十余个林场的培育，
本身就是德国林业知识在中国的扎根和生长。
此外，他将天然林的保护置于很高的位置。他
认为“人工造林固为今日之急务，纯天然林之保存，
尤不可不讲也……中国之林务，应以造林为先，而造
林尤应以保存天然林为入门之端也”［22］。当时，森
林的间接利益已经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和
宣传，但是对于林业行政组织以及林业法规的重要
性，尚认识不足。德国林业发达，在此方面自不用多
说。芬氏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当时中国林业之
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前政府任人民随
意斫伐……故此种种情形，政府须负重大责任，实不
能辞其咎也”。因此每每在论述森林的重要性及造
林计划后，都会提醒中国当局应该有所作为。“政
府对于造林既已觉其十分紧要，故于广州宜先设立
一林场作为模范，后此，人民可以自由仿效……尤须
颁布法规，禁止滥伐。凡此诸端，皆系政府职责，固
不可疏忽也。”［23］正是由于芬氏充分认识到了林业
行政组织的重大作用，因此在制定《西北造林建议
概要》时，附有《中国西北林务局之组织法》及《中国
西北林务局之五年计划》。他认为“政府应为所有
造林工作之总机轴”。政府森林行政必须遵循 4 项
原则:培育巨量苗木，供给政府营林，或散与县长学
校或其他公司团体;施行造林实验，即选定适当树种
研究在圃内或在林地之生长状态;集合各方之力，指
挥及调剂所有以造林为鹄的之事项;组织森林警察，
保障造林工作之永久成功，对旧林地自然更新方面，
特加注意。他把这种政府森林行政称之为“林务
局”，建议“应多设立，其分配之标准，不以行政区域
为标准，应以地理为基础”［19］。事实上，在芬氏几乎
所有的论文中，都有关于设立林业行政组织的详细
规划，他曾专门制定了《陕西省林业组织及林业发
展之十年计划》。其他如《杭州西部山区天然植物
之情形及该区造林之可能性》《广东省残余天然林
之保护及始兴南部之天然林》《沿渭泛滥区域及低
冲积滩地之树木培植》等均有关于林业行政组织的
专门论述。可以说，林业行政的重要性是贯穿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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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林业思想的一条主线。
五、结 语
芬氏在华八年多，将其平生所学全部用于发展
中国的林业。不论是在学校任教，还是在林务局任
职;不论是保护天然林，还是造林;不论是实地考察
还是制定计划，一以贯之地兢兢业业。他在制定广
东省暂行森林法规草案时，说自己“翻阅全世界之
森林法时，实未尝一时忘怀于中国森林之情形
也”［21］。一个外国人，能做到如此，非常难能可贵。
正如时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在为其所写的墓志铭中
说的那样，“自其来华任职，早视中国为其第二故
乡。其滋滋为吾国竭诚擘划森林，虽吾国治林学者
无以过之”。芬氏爱惜人才，他在华期间的 3 位助
手齐敬鑫、袁义生、白荫元均得到他的栽培和提携，
其中齐、白二人能赴德深造林学，均是在他的推荐和
帮助下实现的。但是白荫元在回忆芬氏的文章中却
对芬氏有污蔑之嫌，说他在甘、宁、青等省区考察时，
搜集森林、地质资料以及只住教堂，是为外国侵略收
集情报［12］。虽然白荫元的回忆有其特定的时代背
景，但是对于这样一位曾经为中国林业发展呕心沥
血，也给自己工作提供过极大帮助的外国友人，给予
这样的评价，难免有失公允。在这 3 位助手中，齐敬
鑫和芬氏相识最早，在中大时即为同事，但最后，恰
恰是齐敬鑫的举动给芬氏造成了最沉重的打击，为
他的自杀埋下祸患，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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